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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乌素沙漠沙化过程探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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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[摘　要 ]　通过查阅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等手段, 重点研究了从唐朝中后叶至今毛乌素沙漠的沙化过程及其

驱动因素。结果表明, 从气候学的角度来看, 除了元朝的气候条件有利于沙漠固定外, 其他朝代和现在的气候条件

均有利于该地区的沙化; 毛乌素地区在唐宋及明朝时期, 是抗击外掳的军事要地, 军垦、农垦严重, 此外战争的践踏

及土地的撩荒促进了该地区的沙化; 从清代开始我国人口开始膨胀, 从外地迁往该地的人口较多, 新中国成立以

来, 人口迅速增长, 繁重的人口承载加重了该地区的垦殖、过牧和樵采, 进而促进了该区的沙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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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沙漠化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严重生态环境问题,

不仅使我国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, 而且吞噬着中华

民族的生存空间, 给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造

成极大危害。有关资料显示[1 ] , 全国沙漠、戈壁和沙

漠化土地约为165. 3 万km 2, 其中因人类活动导致的

现代沙漠化土地约37. 0 万km 2。毛乌素地区是我国

北方的生态屏障, 同时也是沙漠化发生的重点地区

之一。在历史上, 毛乌素地区曾孕育了原始的农业和

仰韶文化, 西魏、北周、隋和唐朝时期一直是北方重

镇, 曾有“水草肥美, 群羊载道”之美誉。在唐朝中叶

之前, 未曾见过关于毛乌素沙地沙漠化的记载, 也就

是说毛乌素地区沙漠化的历史才仅有千年之久。关

于毛乌素地区沙漠化的成因众说纷纭, 一部分专家

认为是自然原因[224 ] , 另一部分专家认为是人为原

因[527 ] , 本研究通过查阅历史文献并结合实地考察,

从气候因素和人为因素两方面阐明了该沙漠的沙化

过程及其驱动因素, 以期为该地区的沙化治理提供

理论参考与指导。

1　毛乌素沙漠的自然概况

毛乌素沙漠位于北纬 37°27′～ 39°22′, 东经 107°

20′～ 111°30′, 占地面积约 4 万 km 2, 海拔1 200～ 1

500 m , 包括 12 个旗县 (内蒙古自治区的伊旗、乌审

旗、鄂托克后旗、鄂托克前旗, 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盐

池县, 陕西省的神木县、榆林市、横山县、靖边县、定

边县、佳县和府谷县)的大约85 个乡镇。

该区地处我国季风区的西陲, 具有中温带大陆

性季风气候的特点, 属荒漠草原—干草原—森林草

原的过渡带。年均气温 6. 0～ 8. 5 ℃, 1 月平均气温

- 9. 5～ - 12 ℃, 7 月平均气温 22～ 24 ℃, ≥10 ℃

年积温3 000 ℃; 年降水量 260～ 450 mm , 年蒸发量

1 800～ 2 500 mm , 干燥度1. 0～ 2. 5, 7～ 9 月降水量

约占全年降水量的60%～ 70% ; 年日照时数2 700 h

以上, 大于5 m ös 的起沙风平均每年有220～ 580 次。

该地区不仅具有固定—半固定沙丘向黄土丘陵过渡

的地貌特征, 还兼具风蚀、风积与水土流失的特点;

植被类型和分布也发生着相应变化, 占本区面积

70% 以上的中部和东部地区属于典型草原 (干草

原) , 西部属于荒漠草原。

该地区气候带的形成应追溯至青藏高原和喜马

拉雅山的隆起时期。毛乌素沙地在最初的地质时期

是河湖和海的一部分, 在第三纪上新世末期, 地球印

度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撞击后便引起喜马拉雅山和

青藏高原隆起; 进入全新世以后, 当青藏高原上升到

4 700 m , 喜马拉雅山上升到8 800 m 以上时, 来自印

度洋的暖湿气流被完全阻隔在喜马拉雅山的阳坡,

而且形成西伯利亚—蒙古高气压区。在冬春季节, 由

于西伯利亚—蒙古高气压区不断向四周扩散, 于是

出现了干冷的大陆季风, 从而使相关地区的河、湖和

海相继消失, 同时沉积物在干旱的情况下被分选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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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, 形成黄土、沙漠和戈壁, 最终形成了毛乌素沙地。

此后, 在晚更新世至全新世, 地球上多次出现了寒暖

交替的冰期和间冰期, 在间冰期湿润的条件下, 出现

了植被, 进而出现了土壤层[8 ]。

2　毛乌素沙漠的沙漠化历史

2. 1　史前时期毛乌素沙漠的变化

　　据考古和历史研究, 距今约7 000～ 5 000 年前,

在鄂尔多斯高原出现了有地方特色的原始农业仰韶

文化; 距今约5 000～ 3 500 年前, 在鄂尔多斯高原及

内蒙古岱海一带出现了以灰陶为特点的龙山文化;

之后, 在距今约3 500～ 2 200 年前, 出现了具有游牧

文化特色的鄂尔多斯青铜文化, 说明该地区早期生

产以农业活动为主, 而晚期以牧业为主[9 ]。土层中的

化石孢粉组合及化石炭屑含量也同样可以证明这一

点。在早期, 土层中的孢粉以蒿属为主, 其余孢粉中

乔木的花粉占50% 以上, 说明土壤水分状况良好, 比

较适合农业生产; 土层中的化石炭屑含量较高, 表明

当时人口密集, 人类活动频繁。而在晚期, 土层中的

孢粉组分中乔木的花粉基本消失, 花粉类型也明显

减少, 说明气候向干旱化发展; 化石炭屑含量较低,

表明人类活动减弱[10211 ]。以上分析表明, 有史以来毛

乌素地区的气候有干湿交替的过程, 不仅影响到植

被的多样性, 同时也极大地影响着人类活动。由于这

一时期生产力低下, 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极

其有限, 大量植被使该地区无风沙活动的迹象。

2. 2　不同历史时期毛乌素沙漠的变化

最早出现与毛乌素地区相关的记载可能是在

《太平御览》中, 其中有匈奴首领赫连勃勃于公元 5

世纪初赞美统万城 (夏国的都城, 今天的白城子) 周

边环境而发出的感慨:“美哉斯阜, 临广泽而带清流,

吾行地多矣, 未有若斯之美”; 为赫连效力的汉人胡

义周评论统万城的地理位置为“背名山而面洪流”,

其中的名山和洪流分别指契吴山和红柳河 (无定河

上游) [12 ]。北周时, 齐炀王宇文宪的儿子宇文贵, 于

天和五年 (公元 570 年) 随其父在毛乌素的盐州 (今

定边县)一带打猎,“一围之中, 手射野马及鹿十有五

头”, 可见当时的生态环境非常好[13 ]。关于毛乌素地

区的沙化记载在魏、周、隋未曾见到, 唐朝前几代也

未见有过异常气候的描述[14 ]。唐贞观四年 (公元630

年) 的六胡州 (今鄂尔多斯高原中部偏西区域) 是典

型的温带草原风光, 在河谷、山区、湖泉之畔生长着

杨、榆、柳和槐等阔叶乔木, 野生动物较多, 缓坡丘陵

水草茂盛, 无任何流沙的迹象[15 ]。

2. 2. 1　唐中叶以后毛乌素沙漠开始沙化　最早描

述毛乌素地区沙化的文献可能是李益于公元787 年

的诗作《登夏州城观送行人 赋得六州胡儿歌》, 其中

作者咏道:“故国关山无限路, 风沙满眼堪断魂, 不见

天边青草冢, 古来愁煞汉昭君”[16 ]。诗人所咏的是夏

州西北方初期毛乌素沙漠的风光, 说明毛乌素沙漠

已经扩散到契吴山东南缘。公元 822 年, 据《新唐书

·五行志》记载:“长庆二年, 十月夏州风大, 飞沙为

难, 高及城堞”[16 ]。说明扬沙气候严重影响着夏州至

德静二城一带。此后, 唐咸通 (公元 860～ 874 年) 年

间许棠所作《夏州道中》一诗中有“茫茫沙漠广, 渐远

赫连城”[16 ]的描述, 说明契吴山至夏州与德静二城

间的环境不断恶化, 直至沙漠化。由此可知, 唐朝中

叶是毛乌素沙地沙漠化的一个转折点, 短短的百年

期间, 毛乌素地区沙化的速度如此之快, 令人惊叹。

唐贞观四年东突厥灭亡时归降唐朝, 并将粟特

人安置于河曲地域 (今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)中部偏

西区域, 依不同的部落分为六州, 时人统称为“六胡

州”。粟特人在此安居乐业, 在短短的近百年时间中,

人口从3 万增至10 万 (公元721 年)。据估计, 当时有

马 30 万匹、牛 19 万头、羊 91 万只, 如此多的人口数

量依赖于长期的驻牧型畜牧业, 而过度放牧对草地

系统的破坏力相当大。到8 世纪中叶, 各类寒冷事件

频繁发生, 秋季冷空气南进的时间提前, 春季到来时

间则推迟, 相应霜冻与降雪出现的最早、最晚时间均

提早或推迟, 这使北方游牧民族面临着基本生存和

生产的压力, 也更加重了内乱, 安史之乱就是在这种

背景之下发生的[17 ]。史有记载因为战乱, 粟特人的

数量从10 万下降到3 万[15 ]。历年的战争、环境的恶

劣及过度型牧业对草地的破坏可想而知。

2. 2. 2　宋朝时期 (公元 960～ 1260 年) 毛乌素沙漠

继续扩散　公元10 世纪末叶, 当宋朝的统治者为了

防止鄂尔多斯高原上少数民族效仿安禄山, 串通胡

人对抗大宋而下令废毁夏州时, 史有明文说这里已

是“深在沙漠”[18 ] , 说明毛乌素沙漠已逐渐扩展至无

定河南侧。

宋朝初期中国北方处于寒冷干旱期[19220 ] , 北宋

政治家王安石 (公元 1021～ 1086 年) 嘲笑北方人不

认识梅花, 误当杏花为梅花, 说明当时北方已无梅

树。恶劣的生态环境已经一改当年“沃野千里、仓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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殷富、水草丰美、群羊载道”的面貌, 说明毛乌素沙漠

的开垦和过牧已相当严重。就神木和府谷而言, 驻军

约1. 5 万人, 当地的百姓将近4. 8 万人, 如此多人口

的粮食及马匹所需的草料, 均依赖于当地的农

业[21 ]。为了解决粮草问题, 毛乌素地区大兴垦殖, 其

中有军垦, 也有地方垦殖, 滥垦对生态环境破坏非常

严重。驻军在毛乌素沙漠的将官吃了败仗不受罚, 而

粮草被盗或劫持要受罚[21 ] , 这一方面是因为沙漠化

严重导致粮草短缺; 另一方面是因为沙漠化导致道

路难行, 一旦缺乏粮食, 没有办法运输。此外, 宋朝时

毛乌素地区的沙漠化也与连年战乱是分不开的。在

大宋短短300 年历史中, 约有200 多年与北方的辽国

和金国及西夏 (今天的银川) 交战, 毛乌素地区成为

了残酷血腥的疆场[21 ]。虎视眈眈的契丹和频繁袭扰

的西夏经常在此挑起战争, 杨家将几代人在此为大

宋立下了不朽功勋[21 ]。杨家将的驻军地麟府二州就

是今天毛乌素地区的神木和府谷, 佘太君本人就是

府谷人。神木和府谷地处宋朝、契丹、西夏之交, 是大

宋的军事要地, 肩负着大宋中原的屏障。宋朝时期,

恶劣的气候、过度的垦殖、连年战争的践踏及耕田的

撂荒, 均加速了毛乌素地区的沙漠化, 正如时人所说

统万城已“深在沙漠”。

2. 2. 3　元朝时期 (公元1271～ 1368 年) 毛乌素沙漠

相对稳定　元朝时期毛乌素地区沙化相对稳定, 局

部流沙被固定。马可·波罗 (公元 1271～ 1295 年在

中国) 在其《游记》中详细记述了毛乌素地区的张加

诺 (今白城子) ,“这里小湖和河流环绕, 是鹧鸪集结

之所。此处还有一块美丽的平原”[22 ]。当时白城子一

带有大量的鹤、雉、鹧鸪和其他鸟雀栖息其间, 大汗

特意下令每年在河流的两岸种植粟和其他谷物, 并

且严禁收取, 以供养鸟类, 使其不致于缺乏食物, 此

地成为当时蒙古贵族的游览圣地[23 ]。从唐朝开始一

度沙化的夏州 (今天的白城子, 宋时被废) 为何又变

成了美丽的湖畔? 这是因为元朝时期的气候表现为

寒冷和湿润。据记载[20 ] , 14 世纪的中国是有史以来

出现严冬次数最多的世纪之一, 同时降雨多, 气候格

外湿润, 而蒸发量小、雨水充足非常有利于植被恢

复。此外, 毛乌素地区生态好转还有以下两方面的因

素: (1)人口锐减, 人为活动的干预减少。元朝时期毛

乌素地区人口数量不多, 可汗剿灭宋朝时死伤惨重,

也有许多人因为躲避战乱流落他乡; 剿灭大宋后, 蒙

古贵族曾大肆掠夺耕田为牧场, 从而使原来的农户

不得不流落异地; 另外, 随着元朝的一统天下, 北方

的政治地位下降, 人口大量南迁[24 ]。(2)生态保护加

强。蒙古族生态保护意识很强, 即使在战乱的时候也

要对践踏过的草地实行休牧; 元朝建立后又颁布了

许多生态保护法律条文。据《元文类》[25 ]记载:“先帝

圣旨, 有卵飞禽勿捕之”,“正月至六月尽怀羔野物勿

杀”,“草生而属地者, 遗火而瑞火芮草者, 诛其家”,

“禁牧地纵火”等, 这些法律对当时生态环境的改善

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格外湿润的气候、人类活动

减少以及适当的生态保护措施, 使毛乌素地区的生

态环境在元朝时期又有所恢复。

2. 2. 4　明朝时期 (公元1368～ 1644 年) 毛乌素沙漠

再度扩散　曾经历了扩散又相对稳定的毛乌素地区

在明朝时期又再度扩散。据史料[1 ]记载, 为了抵御逐

水草而南下的游牧民族, 明成化 10 年 (公元 1474

年) , 修建长城把“草茂之地筑于内”, 由此可知, 毛乌

素地区在明朝初期水草茂盛。此后, 军屯、民屯颇多,

出现了“数百里荒地尽耕, 孽牧遍野”之况。明后期,

刘敏宽在《榆镇中路沙》中写道:“沿边积沙, 高与墙

等, 时虽铲削, 旋塞如故, 盖人力不敌风力也”, 说明

榆林、横山两县之间的长城以北已有了大片连绵的

沙漠, 毛乌素地区的沙化继续向东南推进[26 ]。

明朝初期气候比较湿润, 进入 15 世纪又转为干

燥状态[27 ] , 气候的改变进一步推动了毛乌素地区的

沙化, 而此时明朝政府推行的两大政策对毛乌素地

区的沙漠化影响也非常大[28229 ]。明朝初年, 统治者为

了巩固边防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军屯, 屯垦

有明确规定:“彼时天下卫所军士, 边防取出, 七分下

屯, 三分守城; 腹里去处, 八分下屯, 二分守城。虽王

府护卫军人, 亦照例下屯”; 另一条措施是修城堡、建

卫, 这些措施均严重破坏了毛乌素地区的生态环境。

自明朝初年, 北方游牧民族经常在毛乌素地区挑起

战争, 该地区成为以农耕为主的明朝政府与以畜牧

业为生的游牧民族激烈争夺的地盘, 从而战事持续

不断, 史有记载“寇动称数万, 往来倏忽”。明初与北

方民族以黄河为界, 正统年间 (公元 1436～ 1449 年)

退到榆林, 采取“野草焚烧尽绝”的办法防止游牧民

族南下[28 ]。明朝时期的毛乌素地区状况与两宋时期

类似, 干燥的气候加上军垦、战争践踏、焚烧及土地

撂荒等, 导致了毛乌素地区沙化程度加剧。

2. 2. 5　清朝 (公元1644～ 1911 年) 及帝国主义入侵

时期毛乌素沙漠继续扩散　清朝时期毛乌素地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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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化继续扩散。据艾冲对《榆林府志》的研究[26 ]表

明, 明朝万历末期在榆林地区分散分布的数个小湖

泊受到风沙袭击, 诸如“杨官海、方家海 (桑海子)、酸

梨海 (酸林海或酸刺海)、土地海子、天鹅海 (均在今

榆阳区芹河乡南部)、曹海子、土地海子 (均在今横山

县东北部) , 共计 6～ 7 个小湖泊”, 均逐渐被风沙埋

没。之后, 位于毛乌素沙漠东南沿的长城境地沙化范

围逐渐扩大, 遂在榆溪河与无定河间出现大片的沙

地, 被赋予名称“十里沙”。其后, 清政府不得不放弃

旧城墙筑新城墙, 据《改修北城大略》[30 ]记载:“同治

二年 (公元 1863 年) , 目视北城沙压残废, 于十月内

侣议改筑, ⋯⋯于是相度地形, 弃旧城, 南徙, 筑土为

垣, 计长四百三十八丈七尺, 高三丈, 阔一丈八”。之

后, 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西北和东北, 又招人滥垦以

致沙漠化加剧, 基本形成与现在相似的景观, 即耕地

与流沙、半固定沙丘和固定沙丘交错分布的景观。

从唐朝中后叶到清朝中叶气候持续变冷, 而从

18 世纪开始又升温, 降水量也从18 世纪中后叶开始

呈明显减少趋势[19, 31 ] , 显然清朝时期的气候更有利

于毛乌素地区的沙化。此外, 清政府的一些举措促进

了毛乌素沙漠的扩散[32 ]。首先, 清朝初期迫于生计,

山西、河北地区大量人口前往内蒙古西部地区发展

以屯垦为主要形式的农业; 其次, 19 世纪中叶以后

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西北和东北, 清政府被迫“移民

实边”、“开放蒙禁”, 这些措施对毛乌素地区的草地

破坏相当大; 此后, 帝国主义以传教的方式入侵该

地, 在长城沿线白泥井、柠条梁、小桥畔与城川一带

占地招人滥垦, 加剧了对该地区草地的破坏。

2. 3　近50 年来毛乌素沙漠的变化

新中国成立以来, 毛乌素地区的植被面积仍在

缩小, 沙化面积仍在扩大。据陆地卫星图像显示, 从

20 世纪50 年代后期到90 年代中期的40 年间, 毛乌

素地区的沙化面积扩大了 47. 2% , 林地减少了 76.

4% [33 ]。在20 世纪90 年代末期, 该区轻度以上的沙

漠化土地面积占总面积的86. 07% , 重度沙漠化的土

地面积占总面积的44. 5% , 水域面积较20 世纪80 年

代中期缩小了 21. 3% , 水域的减少显然加剧了毛乌

素地区的沙化[34 ]。

自20 世纪中后叶以来, 我国北方气候向温暖与

干旱趋势发展, 这为该地区的沙化提供了基本条

件[35 ]; 同时, 人类不合理地过度开垦、放牧和樵采也

加速了沙化面积的扩展。以伊金霍洛旗为例, 在解放

初期, 耕地面积为8. 21 万hm 2; 而在此后的25 年间,

片面强调“以粮为纲”, 进行了 3 次大规模开荒

(1955～ 1956 年, 1958～ 1962 年, 1970～ 1973 年) ,

到20 世纪70 年代中期, 据不完全统计累计开荒面积

超过7 万hm 2, 而耕地保留面积仅为3 万hm 2, 累计撂

荒、退耕面积达9 万hm 2。伊金霍洛旗全部草场适宜

载畜量总共约为 40 万只绵羊单位, 自 1957 年以后,

就开始呈现超载过牧现象, 到 1985 年底, 存栏畜总

共折合约70 万只羊单位, 全旗的牲畜总数达到刚解

放时期的 3. 2 倍。1949 年, 该旗每头绵羊占有草场

2. 24 hm 2, 而 1985 年仅有 0. 59 hm 2, 1990 年该旗的

天然草地超载率为170. 6%。由于严重过牧, 草场沙

化严重, 植被群落稀疏、低矮, 种类减少。伊金霍洛旗

燃料缺乏, 农牧民主要以天然植物和畜粪为燃料, 设

1 户必需燃料为 0. 75 万kg, 如以固定沙地产油蒿干

枝 0. 23 万 kgöhm 2 计, 每户每年要挖掉3. 3 hm 2 油

蒿, 这将导致每年至少 1. 73 万 hm 2 草地惨遭破坏。

樵采方式通常是大片的连根挖掘, 这使地表植被和

土壤遭到彻底破坏, 在风力作用下, 大面积固定、半

固定沙地顷刻之间变成流沙[36 ] , 可见人为因素对该

地区的沙化和固定有非常大的影响。再如鄂托克前

旗西部的老黄河古道, 在20 世纪70 年代末为了扩大

粮食种植面积, 将草甸草场开发为耕地, 导致环境恶

化、沙化程度加重; 到了20 世纪90 年代, 将本区的耕

地又退还给草地, 仅15 年时间便又转变成了水草肥

美的牧场[34 ]。

回顾毛乌素沙漠的沙化过程可以发现, 唐宋时

期和明清时期沙漠的扩散原因相似, 主要是因为北

方气候干旱、寒冷, 阴山以北的少数民族面临生存危

机不得不南下, 由此而引起频繁的战乱, 战争的践踏

以及垦殖、撂荒等因素促使该地区发生沙化。元朝时

期沙化的相对稳定不仅得益于湿润的气候, 而且人

为破坏减少、保护意识加强。清朝时期至今沙漠的扩

散是因为这一阶段气候趋于温暖与干旱, 即降水量

减少、蒸发量增加, 加之人口数量迅速膨胀, 垦殖、过

牧和樵采严重, 进而加剧了该地区的沙化。

3　结　论

从毛乌素沙漠的最初形成过程来看, 该地区不

仅具备丰富的沙源, 而且具备强有力的蒙古西伯利

亚季风动力等条件, 因此随时有可能就地起沙。但是

在历史上很长时间, 由于人口稀少, 生产力极其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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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, 人为对该地区的破坏极小, 因而没有任何流沙迹

象。也就是说, 毛乌素地区的沙漠化应同时具备气候

和人为两方面的因素。由于不同历史时期气候因素

和人为因素各有不同, 因此决定了该地区沙化时起

时伏。从气候学的角度来看, 该地区从唐朝中叶以后

由湿润转为干旱, 也是从这时开始毛乌素地区有了

沙漠化的迹象, 干旱延续到宋朝末期, 元朝时格外湿

润, 从明朝又转为干旱并一直延续至今。从气候学角

度分析, 除了元朝 (仅仅百余年)有利于沙漠固定, 其

他朝代和现在均有利于该地区的沙化。我国的气候

变化与历史变化是有关联的, 气候的变化往往引起

生存危机, 再加上政治等原因, 往往导致战乱。毛乌

素地区在唐朝中叶、两宋及明朝时期, 是抗击外掳的

军事要地, 因此历来充满战乱。毛乌素沙漠道路难

行, 粮草难运, 军垦、农垦严重。此外, 战争的践踏及

大面积土地的撩荒都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的沙化。

从清代开始我国人口开始膨胀, 从外地迁往该地的

人口较多; 新中国成立以来, 人民安居乐业, 人口迅

速增长。繁重的人口承载加重了该地区的垦殖、过牧

和樵采, 进而促进了该地区的沙化。

元朝时期毛乌素地区沙化的固定不仅得益于当

时湿润的气候, 而且与蒙古民族的生态保护意识相

关联; 无独有偶, 新的历史时期, 虽然从整体上来说

毛乌素沙漠仍在扩展, 但是研究发现部分地区由于

人为重视而出现逆转固定[34 ] , 说明治理毛乌素沙地

是可能的, 应该得到重视。

[参考文献 ]

[ 1 ]　吴　薇. 近50 年来毛乌素沙地的沙漠化过程研究[J ]. 中国沙漠, 2001, 21 (2) : 1642169.

[ 2 ]　杨理华. 鄂尔多斯第四纪地质调查报告[M ]öö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. 黄河中游第四纪地质调查报告. 北京: 科学出版社, 1962: 2212254.

[ 3 ]　赵永复. 历史上毛乌素沙地的变迁问题[J ]. 历史地理, 1981 (创刊号) : 31247.

[ 4 ]　陈渭南, 宋锦熙, 高尚玉. 从沉积重矿物与土壤养分特点看毛乌素沙地全新世环境变迁[J ]. 中国沙漠, 1994, 14 (3) : 31239.

[ 5 ]　朱震达, 刘　恕, 侯仁之. 历史时期的沙漠变迁[M ]öö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. 中国自然地理 (历史地理). 北京: 科学出版社, 1982: 2512

252.

[ 6 ]　侯仁之. 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[M ]. 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1984: 1002120.

[ 7 ]　吴　薇, 王熙章, 姚发芬. 毛乌素沙地沙漠化的遥感监测[J ]. 中国沙漠, 1997, 17 (4) : 4152420.

[ 8 ]　王炜林. 毛乌素沙漠化年代问题之考古观察[J ]. 考古与文物, 2002 (5) : 80285.

[ 9 ]　王尚义. 毛乌素沙地变迁之再认识[J ].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: 自然科学版, 2002, 1 (1) : 51262.

[ 10 ]　陈渭南, 高尚玉. 毛乌素沙地全新世孢粉组合与气候变迁[J ].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, 1993 (2) : 39254.

[ 11 ]　许清海, 孔昭宸, 陈旭东, 等. 鄂尔多斯东部4000 余年来的环境与人地关系的初步探讨[J ]. 第四纪研究, 2002, 22 (2) : 1052112.

[ 12 ]　吴　薇. 毛乌素沙地沙漠化过程及其整治对策[J ].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, 2001, 9 (3) : 15218.

[ 13 ]　邓　辉, 夏正楷, 王　瑜. 从统万城的兴废看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的影响[J ].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, 2001 (16) : 1042124.

[ 14 ]　马雪芹. 地理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的关系[J ]. 内蒙古社会科学: 汉文版, 2004, 25 (3) : 1222125.

[ 15 ]　艾　冲. 唐代前期“河曲”地域各民族人口的数量与分布[J ]. 民族研究, 2003 (2) : 18225.

[ 16 ]　彭定求. 全唐诗[M 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86.

[ 17 ]　篮　勇. 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[J ].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, 2001, 16 (1) : 4216.

[ 18 ]　侯仁之. 侯仁之文集[M ].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1998: 2562266.

[ 19 ]　章　典, 詹志勇, 林初升, 等. 气候变化与中国的战争、社会动乱和朝代变迁[J ]. 科学通报, 2004, 49 (22) : 246822474.

[ 20 ]　布雷特·辛斯基. 气候变迁和中国历史[J ]. 篮　勇, 刘　建, 钟春来, 等译.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, 2003, 18 (2) : 50266.

[ 21 ]　何玉红. 宋朝边防图书与情报控制述论[J ]. 社会科学辑刊, 2004 (4) : 92296.

[ 22 ]　梁生智. 马可·波罗游记[M ]. 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1998: 91292.

[ 23 ]　乌　峰, 崔俊芳. 早期蒙古的狩猎业与生态[J ]. 内蒙古社会科学: 汉文版, 2005, 26 (4) : 37241.

[ 24 ]　耿占军. 元代人口迁徙和流动浅议[J ]. 唐都学刊, 1994, 10 (2) : 36241.

[ 25 ]　王风雷. 论元代法律中的野生动物保护条款[J ]. 内蒙古社会科学, 1996 (3) : 16221.

[ 26 ]　艾　冲. 论毛乌素沙漠形成与唐代六胡州土地利用的关系[J ].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: 哲学社会科学版, 2004, 33 (3) : 992105.

[ 27 ]　山本武夫. 远东降水的长期变化[J ]. 日本自然地理杂志, 1972 (4) : 1992222.

[ 28 ]　邱富生. 试论明朝初期居住在内地的蒙古人[J ]. 民族研究, 1996 (3) : 70277.

701第 9 期 杨永梅等: 毛乌素沙漠沙化过程探析



[ 29 ]　韩昭庆. 明代毛乌素沙地变迁及其与周边地区垦殖的关系[J ]. 中国社会科学, 2003 (5) : 1912205.

[ 30 ]　于志勇. 清代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自然灾害浅析[J ].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: 哲学社会科学版, 2004, 33 (4) : 35240.

[ 31 ]　余同元. 中国历史上气候变迁的时空差异性及其影响[J ]. 安徽教育学院学报: 哲学版, 1996 (3) : 36241.

[ 32 ]　珠　飒. 清代汉族移民进入内蒙古地区的原因[J ]. 内蒙古大学学报: 人文社会科学版, 2005, 37 (3) : 29234.

[ 33 ]　漆喜林. 陕西毛乌素沙地沙漠化治理现状及对策[J ]. 陕西林业科技, 2002 (3) : 61263.

[ 34 ]　郝成元, 吴绍洪, 杨勤业. 毛乌素地区沙漠化与土地利用研究[J ]. 中国沙漠, 2005, 25 (1) : 33239.

[ 35 ]　徐小玲, 延军平. 毛乌素沙地的气候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研究[J ].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, 2004, 18 (1) : 1352139.

[ 36 ]　中国科学院黄土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. 内蒙古伊金霍洛旗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土地沙漠化防治[M ]. 北京: 科学出版社, 1991.

Study on the p rocess of desert if ica t ion of M u U s desert

YANG Y ong-m e ia ,YANG Ga i-heb, FENG Y ong-zhongb, REN Guang-x inb

(a Colleg e of R esou rce and E nv ironm en t; b Colleg e of A g ronomy ,N orthw est A & F U niversity , Y ang ling , S haanx i 712100, Ch ina)

Abstract: In the paper, the p rocess of desert if ica t ion of M u U s decert and ch ief facto rs from the tang

dynasty to now w ere m ain ly discucssed. A cco rd ing to clim ate varia t ion, dryness has been on from then to

now , excep t w etness du ring the Yuan dynasty (on ly abou t 100 years) ; In the T ang dynasty and the Song

dynasty,M u U s w as the m ilita ry base,w h ich destroyed grassland very seriou sly; F rom the Q ing dynasty to

now , w ith the increase of popu la t ion, overgrazing, cu lt iva t ing and excavat ing becam e mo re and mo re seri2
ou s, so environm en t has deterio ra ted fu rther.

Key words:M u U s desert; desert if ica t ion; h isto ry of desert if ica t ion

2007 年《花生学报》征订启事

《花生学报》原名《花生科技》, 为全国农业核心期刊, 是我国花生学科唯一的专业学术刊物, 由山东省花

生研究所主办, 国内外公开发行, 季刊, 国内统一刊号CN 3721366öS。主要刊登花生遗传育种、栽培生理、土壤

肥料、植物保护、贮藏加工、综合利用及分析测试等方面的试验研究报告、技术与方法、专题综述及研究简报

等。读者对象主要是科研、教学、生产推广部门的各级领导干部、科技人员和院校师生等。

本刊为季刊, 16 开本, 40 页, 每期定价3. 00 元, 全年12. 00 元, 由本刊发行组自行办理订阅和发行事宜,

欢迎读者订阅。订刊款可直接寄到本刊编辑部或通过银行汇款。

地址: 青岛市李沧区浮山路126 号山东省花生研究所《花生学报》编辑部收　　邮编: 266100

开户行: 青岛建行李沧区支行书院路分理处　　收款单位: 山东省花生研究所

帐号: 37101986510050226131　　电话: 0532- 87632131

传真: 0532- 87626832　　E2m ail: h sxb@ 163169. net

80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(自然科学版) 第 34 卷


